











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作者把发生在 1905 年故事称作“胡编乱造的傀儡戏”，而当我们走
出剧场时，感到的却是自己都曾有过当肉傀儡的切身体验。可见，时间不过是
该剧的一个符号，寓言式的反讽，适用于任何年月、任何境遇。我们情不自禁
会联想起全剧开始和结束的点精之语：“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……”。时
间老人给每个人的青春仅有一份。人一生的行为，不论尊卑贵贱，智愚富贫，
接受的只能是本我与超我的驱动，拥有的只能是一次性人生。不言而喻，受到
本我驱使的马快刀、徐秀才，悲剧在于超我控制的明显缺失。 
 
